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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中国旗袍,历百年变迁而不衰,虽然款式、做工等方面有过多次变革,但其“一件制”表现形式

和中文名称等基本保持一致。 值得关注的是,旗袍的英文译名却有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、Ｑｉｐａｏ、Ｑｉ Ｐａｏ、Ｃｈｉ-
ｐａｏ、Ｃｈｉｒｐａｕｒ、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ｇｏｗｎ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ｓｓ等多种表达形式,可谓五花八门,不仅容易误导西方受众,
也不利于中国旗袍文化的对外传播。 文章首先从国内外普通消费和学术研究两方面概述旗袍英译

名称混乱的现状,然后逐一分析和对比这些译名出现的原因,进而提出旗袍最合理的译名,并根据当

前现实提出了译名统一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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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旗袍享誉世界,历百年而不衰。 在漫长的

发展过程中,旗袍的款式、做工等都经历了很多变

迁,其“旗袍”一名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前后出现以来

在中国大陆一直沿用至今,没有变化。 在中国台湾,
虽然 １９７４ 年台北市“中国祺袍研究会”举行成立大

会之时,王宇清教授主张改“旗袍”为“祺袍”的提议

获得大会通过,确立“祺袍”为当代旗袍的官方称谓。
自那之后,台湾学界渐成共识,并在民间产生推动作

用,形成一股正名之风,但这种自下而上的理论正名

运动,虽有成效却不卓著[１]。 这足见“旗袍”这一称
谓已经成为国人的认知习惯,难以改变。

与之相反的是,这个曾给予诸多世界著名品牌

如 Ｄｉｏｒ(迪奥)、Ｇｕｃｃｉ(古驰)、Ｌｏｕｉｓ Ｖｕｉｔｔｏｎ(路易•
威登),Ｖｅｒｓａｃｅ(范思哲)以设计灵感,让众多世界巨

星如 Ｍａｄｏｎｎａ Ｃｉｃｃｏｎｅ (麦当娜•西科尼)、 Ｎｉｃｏｌｅ
Ｋｉｄｍａｎ(妮可•基德曼)、Ｃｅｌｉｎｅ Ｄｉｏｎ(席琳•迪翁)
为之倾倒的中国女服形式,却有着多个迥异的英文

名称,如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、Ｑｉｐａｏ、Ｑｉ Ｐａｏ、Ｃｈｉ-ｐａｏ、Ｃｈｉｒｐａｕｒ、
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ｇｏｗｎ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ｓｓ 等,五花八门,不一而

足。 旗袍英译名称不统一,难免不令译文受众困惑,
显然不利于中国服饰文化的推广,与中国倡导的“讲
好中国故事”“让中国文化走出去”的理念背道而驰。
要统一旗袍的英文译名,应该从国内做起,引起学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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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够的重视,全面归纳和分析各种译名的成因,进而

找出可行的统一策略。

１ 旗袍英译名乱象概述
为了解国外普通消费者对旗袍称谓的认知情

况,笔者登陆国外知名的网购平台———亚马逊,分别

以上述几个英文译名为关键词进行搜索,得出了不

同数量配有中国旗袍服饰图片的搜索结果,其中

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 的搜索结果是 ８ １１６ 个、Ｑｉｐａｏ 为 ３ ５７１
个、Ｑｉ Ｐａｏ和前者的搜索结果数量一致(但搜索结果

的名 称 仍 然 显 示 为 Ｑｉｐａｏ )、 Ｃｈｉ-ｐａｏ 为 ４３０ 个、
Ｃｈｉｒｐａｕｒ为 ３２ 个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ｓｓ为 ８０ １０７ 个。 稍微留

心就可发现,一些搜索结果图片显示的根本不是中

国旗袍,特别是后面几个译名。 这说明国外卖家、消
费者对这些名称一头雾水。 此外,比较有趣的是几

乎所有中国旗袍的英文解释都比较复杂,往往一款

服装对应着一长串的文字说明,尽可能将常见的名

称都包括进去,如 ＪＴＣ Ｄｒａｇｏｎ ＆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Ｂｒｏｃａｄｅ
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 Ｄｒｅｓｓ Ｗｏｍｅｎ’ｓ Ｑｉｐａｏ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； ＪＴＣ
Ｃｈｉｃ Ｐｅａｃｏｃｋ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ｏｒｔ Ｄｒｅｓｓ
Ｗｏｍｅｎ’ｓ Ｓｉｌｋ Ｑｉｐａｏ等。 很明显,卖家深谙中国旗袍英

文名称混乱的事实,实以此无奈之举,求万全之策。
其实,在学术界亦是如此。 中外有很多研究中

国旗袍的书籍和期刊文章,“旗袍”一词的英文译名

和上述情况类似,各行其是,混乱不堪。 以中国知网

的论文检索为例,与旗袍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有 ３ ０４２
篇,研究的角度不一,不可谓不全面。 但是其中对于

“旗袍”一词的翻译存在较大的差异,英文译名为

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的有 ２１５ 篇,为 Ｑｉｐａｏ 的 ９４ 篇,为 Ｑｉ Ｐａｏ
的 １１ 篇,为 Ｃｈｉ-ｐａｏ 的 ８ 篇,为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ｓｓ 的 ４６
篇,为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ｇｏｗｎ的 ６ 篇,Ｃｈｉｒｐａｕｒ 的 １ 篇。 比较

有意思的是,国内一位较知名的学者同一年里(２００３
年)刊发了两篇关于旗袍的论文,一篇中“旗袍”的英

译名为 Ｑｉｐａｏ,另一篇却是 Ｑｉ Ｐａｏ,虽然只区别在有无

空格,但却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。 这些数据和事例

说明,国内学者对于旗袍的译名完全没有达成共识,
也没有充分认知到译名统一的必要性。

外文期刊也存在同样的尴尬,都是研究中国旗

袍的书籍文章,所用的英文名称却存在很大差别。
以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外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为例,输入

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、Ｑｉｐａｏ、 Ｑｉ Ｐａｏ、 Ｃｈｉ-ｐａｏ、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ｇｏｗｎ、
Ｃｈｉｐａｕｒ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ｓｓ 等关键词,大部分都能得出搜

索结果,但研究的数量存在很大差别,分别是 １９、
３０８、２、２、０、０、３８３(部分关于旗袍的研究)。 延伸阅

读的话,有些作者全文统一使用一个称谓,如 Ｓａｌｌｙ
Ｙｕ Ｌｅｕｎｇ[２]在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Ｑｉｐａｏ(《着旗袍的

末代皇后》)一书中只用 Ｑｉｐａｏ 指称旗袍,而 Ｃｈｕａ
Ｂｅｎｇ-Ｈｕａｔ[３]在其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ｉｔｅｓ,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
ｆａｓｈｉｏｎ ｃｏｄｅｓ: ａ ｃａｓｅ-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ｓ ａｎｄ
ｏｔｈｅｒ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(《后殖民地与

全球化影响及时尚元素:现代新加坡魅力旗袍及其

他服饰的案例研究》)研究中仅用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 指称旗

袍。 另外一部分学者则会为保险起见,同时提到几

个不同的英文名称,如 Ｖａｌｅｒｙ Ｇａｒｒｅｔｔ[４]在其著作 Ｃｈｉ-
ｎｅｓｅ Ｄｒｅｓｓ: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(《中
国服饰:从清代到现代的演变》)中重点介绍了旗袍,
其英文名称主要用的是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,但也还提到了

Ｑｉｐａｏ和 Ｑｉ Ｐａｏ等几个称谓。
显而易见,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,无论是百姓生活

还是学者研究,旗袍的英文名称都是比较混乱的。 不

过,根据数量分析和时间先后对比,基本可以得出以下

结论:１)旗袍的英文译名一般多为 Ｑｉｐａｏ 和 Ｃｈｅｏｎｇ-
ｓａｍ,其他称谓出现的频率不高；２)国外消费者相对而

言更了解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这个称谓；３)同国内学术界相反,
国外学术界相对更倾向于使用 Ｑｉｐａｏ,而非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。

２ 不同译名成因分析
通过对旗袍几个常见英文译名的简述,再对这

几个译名的成因进行逐一对比分析,惟其如此才有

得出真正合理译名的可能。
２. １ Ｑｉｐａｏ和 Ｑｉ Ｐａｏ

Ｑｉｐａｏ是旗袍的普通话音译,该英文译名直观地

表明了该服装样式与“旗女之袍”的渊源。 虽然国内

学界对旗袍的定义,特别是其起源尚无定论,但基本

能够认定的是旗袍和清朝旗人妇女的袍服有一定的

渊源关系。 二者的主要特征也一致,如“旗袍”和“旗
女之袍”都是衣装连属一件制(ｏｎｅ-ｐｉｅｃｅ ｄｒｅｓｓ)服装。
不过,和“旗女之袍”相比,“旗袍”又有很多迥异之

处。 旗袍立体的剪裁特点、女性曲线的展示、个性的

彰显等都呈现出其鲜明的特色。 因此,通常意义上

的旗袍一般是指 ２０ 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

样[５],凸显东方女性体态美的中国特色女装。 而且,
清朝没有旗袍这一概念。 使用“旗袍”来指称“旗人

之袍”是汉人或者清亡以后的事,现所见较早的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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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《雪宦绣谱图说》,但此书作于 １９１８ 年并出版于翌

年,口述者沈寿和记录者张冬都是汉人[６]。
Ｑｉ Ｐａｏ 和 Ｑｉｐａｏ 的区别只在于两个音节之间有

无分割,前者当然也属于汉语拼音音译,该译名的出

现有两种原因。 第一是为了强调。 有些学者如著名

服装设计师兼学者 Ｖａｌｅｒｙ Ｇａｒｒｅｔｔ为了强调“旗袍”和
“旗人之袍”的关系,会把旗袍的英文译名分开呈现,
并解释为“ｂａｎｎｅｒ ｇｏｗｎ(旗女之袍)”。 在她的《中国

服饰:从清代到现代的演变》一书中,Ｑｉ Ｐａｏ 和 Ｑｉｐａｏ
各只出现了一次,明显各有侧重,前者将“旗”“袍”分
开呈现,“旗”指旗人,“袍”指袍服,强调了旗袍的起

源,后者只用来解释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,表明了民国旗袍相

对于“旗人之袍”而言,已然出现较大的差异和鲜明

的改观。 第二是因为部分学者对专有名词音译进英

语的一般规范缺乏足够的了解。 国内少部分学者认

为专有名词音译只要按照汉语拼音方案进行逐个标

音即可,其实那只是第一步。 关系紧密的专有名词

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翻译,首字母大写,中间不空

格,如“上海”的音译名是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,而非 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。
２. ２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

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是“长衫”的广东话音译的结果,把旗

袍称为长衫表明其与“旗人之袍”更少的关联[７]。 该

译名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民国成立之初,人们总是力图

摒弃前朝的东西,衣饰物品的称谓亦是如此。 现代意

义上的旗袍发展于民国时期,而民国时期的旗袍和长

衫之间的关系又很有渊源。 辛亥革命后不久,受之前

女革命家秋瑾及共和、民主等观念的影响,许多追求独

立平等的进步女性,尤其是上海的女学生,爱着男装,
觉得自己上下分穿袄裙不如男子一袭长衫[８]。 她们

力图通过着装的改变来表明自己对传统旧制的反叛。
而新式旗袍在上海的出现又是因为西方衣饰观念的影

响,所以旗袍风行之初并不是为了展示女性的身材和

线条,它表达了当时女性对平等权利、个性解放的向往

和追求,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。
长衫从外形、衣服的裁制等方面看,与旗袍实际

上是同类服装[９]。 所以民国时期,上海、广东等地的

人们也称旗袍为长衫。 受此影响,西方人眼中的

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,其实可分为两类:一类称“旗袍”,另一类

称“长衫”,它们既有相同之处,又有不少差别。 相同

的是:均为右衽、立领、盘扣或摁扣、长至膝盖或膝盖

以下甚至及地,有单、夹和夹棉(夹毛、夹绒)几种。
不同的是:旗袍为西式立体裁剪,收腰明显,有的采

用胸省和腰省；袍内不穿长裤,多着透明丝袜；两侧

开衩较髙,衣领髙、低变化；盘扣样色多变；镶边工艺

繁多；面料种类丰富,花色五彩缤纷；显现女性曲线

和韵味,因此时尚而显髙贵,于是流行百年而不衰,
具有很强的生命力。 而长衫则采用平面裁剪,宽松

平直,不收腰,并且女性曲线掩藏；两侧不开衩或一

侧开衩,衩较低；面料及花色素雅、简洁；多用一字盘

扣或摁扣；袍内多穿长裤或着棉袜[８]。
再加上民国时期男女长衫比较相似,从女性长

衫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旗袍在初期和女性长衫的区分

度也不大。 因此即便上层社会一部分人称之为“旗
袍”,在普通百姓眼里,旗袍就是长衫,因而一直沿用

“长衫”这个称谓。 然后,由于中国各地方言不同,
“长衫”的发音也不完全一样,如上海人发音为 Ｚａｎ-
ｓａｅ,广东人称之为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(发音受到上海称谓的

影响,因为上海是海派旗袍的发源地)。
按理说,海派旗袍(民国旗袍主要包括两大类,

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,前者代表着传统,后者形成于

上海代表着新形象)代表着民国时期中国旗袍工艺

的最高水平,影响力也最广,旗袍的英译名应该是

Ｚａｎｓａｅ才对。 但日本侵华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几十

年里,旗袍的发展在中国大陆因为文化大革命等运

动遭遇停滞,大批海派旗袍裁缝师傅南下港台等地,
使得海派旗袍在这些地区继续发展。 其时香港得天

独厚的贸易条件使得旗袍,及其粤语音译名 Ｃｈｅｏｎｇ-
ｓａｍ一起走向了世界。 因此,在很多外国人眼里,
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这个外来词就是旗袍的地道的中文名称。
２. ３ Ｃｈｉ-ｐａｏ和 Ｃｈｉｒｐａｕｒ

Ｃｈｉ-ｐａｏ这个译名使用的频率不高,也是汉语音

译的结果。 它的出现主要和中国地方方言众多,多
个拼音系统并存的原因有关,比如在中国大陆和国

际上通用的是汉语拼音方案,而在中国台湾 ２００２ 年

以后使用的是通用拼音。 在通用拼音里,“旗袍”拼译

为 Ｃｈｉ-ｐａｏ,就好像“满族”音译为 Ｍａｎｃｈｕ一样[１０]。 因

为中国大陆不流行通用拼音,所以大陆学者比较少用

这个名称,在台湾有些人会用这个英文译名。
而 Ｃｈｉｒｐａｕｒ则用得更少,也是旗袍的音译名称,

只是它依据的非汉语拼音方案,而是另外一个拼音

方案———威氏拼音法(Ｗａｄｅ-Ｇｉｌ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)。 该拼音

法是由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ａｄｅ(１８１８—１８９５ 年,曾任英

国驻华公使、剑桥大学教授)根据北京发音制订的罗

马字母拼音方案,后经过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 Ｇｉｌｅｓ(１８４５—

—７６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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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３５ 年,剑桥大学教授、汉学家)修订而成,也被称作

“威妥玛式拼音” “威妥玛-翟理斯式拼音”。 从清末

到 １９５８ 年(汉语拼音方案公布)前,该法在中国的影

响较大,广泛地应用于中文地名、人名的英译实践

中。 现在中国的一些地名、校名的英文翻译还沿用

或者并存着威氏拼音标注方式,如北京 Ｐｅｋｉｎｇ、青岛

Ｔｓｉｎｇｄａｏ、重庆 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,中山大学 Ｓｕｎ Ｙｅｔ-Ｓｅｎ Ｕｎｉ-
ｖｅｒｓｉｔｙ、苏州大学 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。 不过,“威氏拼

音法”的推广非官方行为,缺少权威性,再加上中国

各地方言较多,一个中文名对应着几个不完全一致

英译名的现象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是较为普遍的。
２. 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ｓｓ 和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ｇｏｗｎ

从字面意思上看,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ｓｓ 指的是“中国女

装”,而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ｇｏｗｎ指的是“旗女之袍”或者“满人

袍服”。 在诸多旗袍的英译名称中,这两个译名属比

较少见的意译的处理方式。
把旗袍译为“中国女装”明显将概念扩大了。 这

里要说明的是旗袍不等同于“中国女装”,国外一些受

众将中国旗袍称之为“中国女装”是一种误解。 不过

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,旗袍是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。
它是全世界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女性服装的标志,并给

予了西方服装设计师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[１１]。 所以

从某种程度上说,旗袍是中国服饰文化的和历史的象

征,这也是旗袍被称之为中国国服的原因所在。
第二个译名“旗女之袍”,无论是外形还是从概

念上都和真正意义上的旗袍没有多大关联性了。 一

般认为,中国旗袍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,即旗女

之袍、民国旗袍和当代旗袍。 最初阶段的“旗女之

袍”只算得上宽泛意义的旗袍。 民国旗袍是旗袍发

展的重要阶段,当代旗袍则见证了旗袍文化的繁荣。
因此,这个译名现在很少有人使用,只有极少详述旗

袍发展历史的研究中才能看到。

３ 合理译名分析
大翻译家严复曾以“一名之立,旬月踟蹰”来感

叹译事的艰难,也表达了主要概念翻译时必须格外

慎重。 “旗袍”二字的翻译因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

文化使命而意义重大,不可小视。 上述旗袍的诸多

译名一方面跟旗袍丰富的历史、统一标音体系缺乏、
各地方言迥异等客观因素有关,另一方面也因为一

些学者在进行旗袍研究时主观上重视不够。
在经过对几个常见和不常见的旗袍译名成因的

比较分析之后,旗袍合理译名的提出就容易水到渠

成了。 当然旗袍译名的选定应该遵循应用翻译中专

有名词处理的一般原则。 第一,如果非新名词、新概

念,为了避免“误解”,译者应该参照并沿用约定俗成

的翻译,即“约定俗称” [１２]。 有鉴于此,旗袍的英语

名称应该从上述译名中选定,而非重新译就。 第二,
译者应该考虑译文受众的接受性,即方便译文受众

的理解和认可,译名的选择应该尽量考虑到译文受

众的原有阅读思维习惯。 这样一来上述 Ｑｉ Ｐａｏ、Ｃｈｉ-
ｐａｏ、Ｃｈｉｒｐａｕｒ、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ｇｏｗｎ 等现在国外很少用到的

译名均不适合做旗袍的译名。 第三,翻译必有所本,
原文的位置一般而言至高无上,旗袍的英译名称无

论是从发音还是从内容所指来看,都应尽可能保持

原文保持一致。 对于三个较多见的译名而言,Ｃｈｉ-
ｎｅｓｅ ｄｒｅｓｓ明显内涵过于宽泛,很多国外网站上标注

该译名的服装也并非全是旗袍。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 虽然曾

经与旗袍一道风靡一时,在当时也算译得中规中矩,
但那已经过时了,因为旗袍的裁剪工艺数度变迁,和
昔日长衫的外形相距甚远。 何况,长衫早已从国人

的视野中消逝多年,连古董都算不上了。 因此用

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来译现在的旗袍,越来越显得牵强了。
剩下的只有 Ｑｉｐａｏ 了,只有它最适合作为旗袍的

英译名。 因为从上文的诸多数据可以看出,无论是国

内外的普通受众,还是研究学者都普遍接受这个英译

名。 另外还因为它符合中国现在通行的《汉语拼音方

案》。 该方案是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第五次会议上,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有关该方案的

议案,并经全会通过决议批准的《汉语拼音方案》[１３]。
现代汉语标音方式因此得到统一,之前使用“威氏拼音”
等各种标音方案随之被废止,这也为规范统一音译中文

重要概念奠定了基础,可谓“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”。

４ 统一译名的必要性和建议
中国综合国力近些年来飞速发展,中国对外经

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,旗袍英译名的统一恰当其

时,不可延沓。 许多来华的外国游客在一些报道和私

人博客中表达过因为中国旗袍英译名不统一而遭遇到

的困惑,部分比较有心的国人也有过类似的困扰。 旗

袍英译名称必须尽快统一方能利于中国国服更好地走

向国际市场,利于中国旗袍文化的全球传播。
要统一旗袍的英语名称,首先必须选定最合理

的英译名(如 Ｑｉｐａｏ),然后还要通过政府相关管理机

—８６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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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的引导、民间机构的助推,分两步来实现。 第一

步,过渡阶段,即在一定时期内(如 １０ 年),利用一些

大的宣传平台,如国际时装周、旗袍博物馆等,采用

当前国内译出使用较广的汉语拼音标注,同时附括

号标明国外另一个流传相对较广的老译名的方式,
即 Ｑｉｐａｏ(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)。 第二步,统一阶段,即过渡期

结束后,较多国外受众了解 Ｑｉｐａｏ的具体所指之后的

规范统一英译名阶段。 这一阶段基本只保留 Ｑｉｐａｏ
作为“旗袍”的唯一英译名,只有在特别需要的情况

下,如长文介绍旗袍历史时,才使用 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 等其

他处理方法来补充解释。 相信两个阶段过后,国内

外混乱的旗袍英译名称就能够基本统一。

５ 结 语
由于各种原因,中国大陆在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,中国

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等地在 ６０ 年代末都很少有女子穿

着旗袍。 ９０年代初因为香港和西方服装设计师在他

们的作品中引入旗袍元素,旗袍时尚慢慢在香港、新加

坡等地复兴。 旗袍在中国大陆的强势回归略晚,始于

１９９７年前后时尚人士正式晚会上的穿着尝试[１１]。 这

当然也跟中国经济发展,人们对国家文化更自信、更追

求个性美有关。 近些年来,国人对旗袍似乎愈来愈喜

爱和看重,２０１６ 年高考期间江西新闻网上的一则新闻

就是例证:高考如约而至,与不少家长助阵高考的忐忑

相比,南昌二中红谷滩校区的张女士等考生家长就显

得轻松不少,统一旗袍着装寓意“旗开得胜”。
伴随着国内旗袍文化和产业的迅速繁荣,中国旗

袍文化的向外推广意识也随之加强,多个国际交流平

台如北京奥运会、上海世博会、亚洲博鳌论坛、世界互

联网大会上中国旗袍元素的亮相,知名女性如彭丽媛、
巩俐、章子怡等的着装展示,中国旗袍的独特魅力越来

越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。 然而与中国旗袍走向世界背

道而驰的是其英译名称的混乱局面。 正如没有统一商

标名称的品牌推广毫无意义一样,旗袍英译名称混乱的

问题不解决的话,旗袍文化的全球传播必将大打折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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